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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章章 此此曲曲只只应应天天上上有有（（二））

（接上期）

余叔岩教他的开蒙戏是 《乌盆记》（又名 《奇冤
报》），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首演大获成功，更增
强了张伯驹学戏的信心。

余叔岩接着教他的第二出戏是《战樊城》，练就起
霸、打把子、走快步等基本功。 为了使张伯驹学得精
到，余叔岩特意演出此二剧于开明戏院，每星期六和
星期日各演一出。 友人有不知此中奥妙者，劝其改演
别的戏，余叔岩不答应，仍坚持第一日演《战樊城》，第
二日演《乌盆记》。 后来回忆到这一事情时，张伯驹感
叹道：“专为予看，甚可感也。 ”张伯驹向余叔岩学的第
三出戏是《阳平关》，这是出靠背戏，披蟒、扎靠、趟马、
起打、舞大刀等，在国剧学会传习所开学典礼时，他同
姜妙香还演出过这出戏。

张伯驹学习《乌盆记》时，从台步学起，接着是搓
步、揉眼、甩髯口、滚桌子、前扑后跌等身段。 再就是专
重唱功，并在吐字、发音、腔调转折、顿挫上学到很多
妙处。 有一次他随余叔岩到天津剧院演戏，从北平到
天津，一路上余叔岩向他说《乌盆记》反调。 二人回京
后，仍不停地排练。 余叔岩抓紧时间向他示范，他则一
丝不苟地学习。 后来张伯驹在游历南阳时，竟考察孙
菊仙在《乌盆记》中的唱词为什么与谭鑫培的唱词不
同，足见他学戏的认真态度。

张伯驹学戏的见缝插针精神，无人能比。他和余叔
岩形影不离，余去哪儿，他陪到哪儿。他向余学戏近 40
出，比余的亲传弟子学的还多出几倍，足以证明张、余
的深厚友谊和张伯驹对京剧的热爱程度。

张伯驹不仅学戏，更勇于实践，热心于舞台表演。
张伯驹演戏多为堂会戏。 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
慧生四大名旦及裘桂仙、郝寿臣、侯喜瑞、杨小楼、郭
春山、萧长华、姜妙香都曾与他合作，留下了不少梨园
佳话。

其实，张伯驹的噪音条件并不好，“云遮月”这种嗓
音———这是对老生的圆润而较含蓄的嗓音的一种比

喻———开始听来似觉干涩， 以后愈唱愈觉嘹亮动听，
使人感到意味醇厚，潜力无穷，是长期锻炼而形成的
一种优美音质。 谭鑫培、余叔岩的嗓音都属于这一类

型。 张伯驹的嗓音虽然近似余叔岩，但发出来
的声音穿透力不够， 往往只有前面几

排能听得清楚，后面的人只能听
个大概了， 所以大家取
笑他为“电影张”，因
为那时的电影都是

无声的“默片”。 这不
是靠后天的努力就

能唱得响亮的，而是
和遗传天赋分不开

的。这一点张伯驹要稍逊一些。但是，戏剧行话有“千斤
念白四两唱”之说，张伯驹的念白相对弥补了唱功的欠
缺，念起来抑扬顿挫，口白清晰，别有情韵。

张伯驹演戏极其认真，连行头都准备得丝毫不差。
比如有一回演《连营寨》，一般演员怕演扑火身段损害
箭衣，就穿白素箭衣，而张伯驹却特制了一袭白绣金龙
箭衣，以示他对此剧的重视。

张伯驹常为自己的舞台实践创造机会， 如在自己
家办堂会或到戏园子彩串。张伯驹的票戏生涯中，曾引
起京城轰动的最大的一次演出， 是为他四十大寿办的
一场堂会，这一次堂会，可谓是中国近代京剧史上一个
大事件，也是一件十分有趣、幽默的事，所以，我们在这
里详细地讲一讲。

1937 年正月，正逢张伯驹 40 岁，打算大办一场堂
会，一为做寿，二想乘机露一手，过把戏瘾。当时又值河
南旱灾发生的第二年，于是就以演戏赈灾募捐为名，定
在北平隆福寺街的福全馆办庆寿堂会。

筹备庆寿堂会过程中， 张伯驹的一群朋友突发奇
想，想邀请余叔岩为他的徒弟张伯驹配戏，彩排一次。
张伯驹自然求之不得，可又不愿意开口，于是由别人出
面在一次宴席上提出请余叔岩在《空城计》里为张伯驹
配一个王平。

余叔岩为张伯驹说戏，并没有陪他演出的意思，更
何况要当配角呢？可又不好当面驳人家的面子，只好指
着在座的杨小楼说，只要杨老板同意来个马谡，我这里
没问题。 其实，余叔岩知道杨小楼不会唱马谡，所以故
意借杨小楼之口来拒绝。 谁知，杨小楼虽是武生，却最
愿意唱文角，这马谡虽然是个架子花（副净，又称架子
花脸，以工架念白做功、造型表演为主），可不折不扣是
个文派人物，在张伯驹朋友的怂恿下，他居然答应了。
这一下，余叔岩就无法推托了，只得答应出场。

余叔岩、杨小楼答应后，张伯驹又趁机邀请了王凤
卿扮赵云，程继先扮马岱。 于是，这场堂会终于在隆福
寺街的福全馆开演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朱家■在《燕都》杂志上发表
的《余叔岩的一组珍贵舞台剧照》中写道：“这场戏是老
友张伯驹先生家中的堂会戏，请客听戏，希望到场的人
士尽力捐助。开戏前伯驹登台讲话，详细介绍了河南灾
情。 他以河南人的立场，向社会名流和亲友提出请求，
但并未让来宾当场交款，而是从即日起，愿捐助的不拘
数目交盐业银行代收。 ”这场堂会戏大轴为《空城计》，
张伯驹饰主角诸葛亮，配角是一色的大腕，余叔岩饰王
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先饰马岱，陈香
雪饰司马懿，杨宝森饰张。

这些人都是戏剧界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而同在一
台、同在一戏内充配角，真可算是票友界中的豪举，史
无前例。

消息一传出，轰动九城。北方的张氏好友纷纷送礼
拜寿，远在津沪的戏迷也专程来北平，都为的是听这出
戏。 这一天，福全馆中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内行的人都知道张伯驹嗓音不行， 大家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这些名重一时的名角硬配身上。不过，因为
张伯驹是当天的寿星， 没有他哪有这场好戏看呀！ 于
是，张伯驹一出场，大家也就有意逢迎，鼓起掌声。余叔
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先四人在“起霸”的一场中也
是各逞其能，互不相让，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叹为
观止。 《空城计》圆满唱完。 这出喧宾夺主、空前绝后的
大场面，使张伯驹驰名全国，出了“票戏天下第一”的风
头。 张伯驹也说，这场演出“一时轰动九城，传为美谈，
与名伶同台，一般人固不敢当，而我自知不如，却胆大
超人，故友人章士钊曾与我开玩笑，作打油诗曰：‘坐在
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继而，演出的剧照、消
息、评论遍载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戏剧画报。一小报
载：“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

对这次轰动京城的演出， 张伯驹在 《红毹纪梦诗

注》中，也写有一首诗：
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

张伯驹出演最为频繁的时段还是 1942 年至 1944
年居住西安期间。 特别是 1944 年，西北公路局局长何
竟武约他们夫妇游兰州。外地人居兰州皆好戏剧，西北
公路局、西北盐务局、兰州市政府皆有票房组织，并备
有剧场。 张伯驹于西北大厦演出八场，有《问樵闹府》
《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战太平》《汾河湾》《定军山》
《阳平关》《审头刺汤》《战宛城》；于西北盐务局演出《托
兆碰碑》《游龙戏凤》；于西北公路局演出《天雷报》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2 年，张伯驹还出演过《阳平
关》，饰演黄忠；1963 年在长春又出演过《游龙戏凤》，
饰演正德帝；“文革”之后的 1980 年，张伯驹已年逾八
十，仍出演《打渔杀家》，饰萧恩，其扮相之利落矫健，仍
不逊于当年。

张伯驹的戏剧实践，虽是票友身份，但仍然是有很
大意义的。因为中国戏剧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一
代又一代的演员言传身教的， 张伯驹学得了余叔岩许
多不轻易授人的舞台艺术， 又毫无保留地将这些艺术
传授给青年演员，这样对于京剧舞台艺术的传承，特别
是对余派艺术的传承， 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而他写的
《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对诸多京剧戏目的身段、唱法都
有详细的记录和说明， 是后人研究京剧艺术的宝贵资
料。

同时，张伯驹虽是戏剧票友，但票友与专业艺人之
间常存在着一种微妙且复杂的关系， 票友并非简单痴
迷戏剧，票友依赖着专业艺人而存在，但票友的欣赏趣
味与观念又影响着专业演员的艺术选择， 甚至于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以深受观众欢迎的影响力左右戏剧演员

的表演，使其吸收对戏剧发展有益的部分。张伯驹正是
这样， 他的戏剧实践就潜移默化地给当时的京剧表演
注入了一种文人的气韵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知识与文化

精神，特别是从张伯驹与余叔岩的关系上，我们就可以
看到名票对流派艺术与文化精神的多方面影响。

（未完待续）

������1963 年，张伯驹与梁小鸾 （左 ）在长春演出
《游龙戏凤》。 张伯驹饰正德帝，梁小鸾饰李凤姐。


